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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美国国防部的外语人才规划

部门应该重视军官入伍前外语教育，而不是

花费时间和财力安排新入伍和二期入伍军人

学外语。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

提及这个问题。1 “军官入伍前外语教育”一

般是指接受正规高校的外语课程，因此可以

认为这两份最近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意

在加强军官训练团的外语技能。然而，如果

军队不了解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系统能提供

什么，也不为其办学方向提供指引，那么军

队拓展军官入伍前外语训练的努力将继续受

挫。

我们现在仍能感受到一战时期美国外语

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一战前的几十

年见证了高中和大学都火爆注册外语课的现

象，它反映出国家牢固的移民传统。2 德语学

习获得了“崇高”地位，因为美国的公立学

校接受了德国的教学模式。许多人认为德语

是有教养人士的语言，所以德语占 1915 年

公立高中所有语言教学的 24%。3 学习注册

人数超过德语的只有传统拉丁语（37.3%）。

而且，美国所有大学中有三分之一要求申请

入学者学习过 2-4 年的德语或法语，还有 

85% 的大学要求未来的学生在注册入学前通

过一项外语能力测试。4

美国 1917 年参战以后，德语在反德情

绪的浪潮中几乎从所有高中课程表上消声匿

迹，只吸引了选修外语的所有学生人数中不

足 2% 。5 注册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数增多，

但是两者都没能达到以往德语的人数。拉丁

语仍是热门，但是由于德语课程减少，致使

一些学生干脆一门外语都不学。6 随着德语

的边缘化，法语成了新的崇高语言，演变成

专为想上大学的人开设的语言课。7 在这种

趋势推动下，只有准备继续报考大学的学生

需要修学外语以满足高考要求，而准备高中

毕业后就找工作的学生则彻底放弃外语课。

因此，一度几乎遍及美国整个教育领域的学

外语热潮，在一战后的几十年中持续冷却。8 

但是，一个更糟糕的趋势出现了 ：到 

1920 年时，已经有 22 个州禁止外语教学，

其中有些州宣布八年级以下的任何外语教育

为不合法。9 这种最初受一战期间反德情绪

所煽动起来的语言排外症更受另一种思潮的

驱动，即公民如果不用英语来学习美国理想

的话，就不可能理解或尊崇这些理想。于是，

外语教学被视为“非美国”或者说“不爱国”

行为。10 学习另一种语言使学生接触到其他

文化，故而会分散他们的忠诚，诚如当时内

布拉斯加州的一项法规所述 ：“让移居本地的

外国人子女从幼年起就接受父母国家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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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等于是把那种语言作为母语来培养

他们。这种教育的结果会使他们养成以那种

语言来思考的习惯，自然而然会给他们灌输

不符合美国最高利益的理念与情感。”11

这种法律最终在 1923 年被一项最高法

院裁决所推翻。12 然而破坏已经造成，在其

后 40 年中，外语教育在小学中几乎绝迹，

到了高中才设外语课，孤立主义在美国的高

涨使外语学习成为爱国主义的敏感话题。13

就这样，国家把外语教育是长期培养过

程并应从小开始这个基本道理拦腰斩断。

1940 年有一份关于高中应该设哪些课程的国

家报告建议删除外语及一些其他学科，因为

高中如果开设“过于学术化的”课程，会造

成太多学生不及格。14

这个后遗症延续至今。2001 年的《不让

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强调测试学生的阅读和

数学能力，而排除了许多其它科目，其中包

括外语。15 在 2007 年的一次联邦外语战略

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专题小组成员

特别批评了这项法案，指出这种标准化测试

方式阻碍把外语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一位发

言人更直言不讳地说 ：“外语受排挤应归咎于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16 应用语言学

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 ：这项立法负面影

响了约三分之一设有外语课程的公立中、小

学， 并称此法案导致学校把资源从外语教学

转向数学和阅读中那些可“计入统计”的课

程。17 

语言学习的连续性

小学和高中外语教学和空军有何相干 ? 

2002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 ：在除美国之外

的几乎所有国家里，都把小学外语教育作为

学习第二语言这个“连续过程的起点”，而美

国则不现实地把培养期缩短，指望以高中 2-4 

年或大学 2-4 个学期培养出优秀的外语人

才。18 这项研究的作者赞同其他许多语言学

者的看法 ：掌握一门第二语言需要长期的学

习。总之，学习语言，越早开始越好。

前白宫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情报局局

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曾说，我

国目前的外语教学体制“不连贯”，高中到大

学之间的外语学习出现“严重滑坡”。19 在

2000 年（能找到中学外语课注册人数最新数

据的最近年份）大约有 590 万学生在高中修

外语课。20 两年后，仅有 140 万学生在大学

修外语课。21

一种解释认为，许多高中生不上大学，

是导致这种落差的部分原因。然而在 2006 

年全国 1700 多万名大学生中，仅有 157 万

人选修外语课，说明无论是学生个人还是大

学校方或者双方面，都继续对外语学习保持

一些冷淡。22 大部分高校不要求学生必须学

习一门外语才能毕业 ；事实上，连许多博士

培养计划也没有外语要求，更遑论要求学生

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23 现代语言学会在 

2006 年对四年制院校进行了调查，这些院校

中有 7.8% 报告说没有设置任何外语课程。24

况且，学生在大学里选外语课，多数也

只选初级课程（第一、二年），他们之中只有

不足 20% 的人继续攻读。25 高中和大学在外

语教育上如此松垮，大学中读完 4 学期基础

外语后再继续深造的学生是如此之少，这个

令人心酸的现实表明，大学外语教育很难满

足空军的需要。

对语言教育的简单量化评估

大学外语教学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培养

出满足军队需要的人才 ? 学时数与国防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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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测试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 ? 一方面，

有些学者声称 ：学习积极性与天赋不可量化，

所以没有公式能精确判定需要多少课时才能

使学生达到相应程度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

也有各方面语言权威企图对上面提到的相关

性做出量化分析。

“国际语言圆桌会议”（ILR）把 1/1 级听

/ 读能力界定为“初级水平”。1 级水平的听

力意味着能听懂满足生存、礼貌、旅行基本

需要的会话。1 级水平的阅读能力表示能充

分理解简单的意义连贯的句子。26 国际语言

研究中心的计算是 ：150 个课时能够培养出

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语言（被认为最容易

掌握）的 1/1 级能力。27 在这根标尺的另一端，

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朝鲜语 — 

对讲英语者而言最难学的一些语种 — 需要

高于这个数字两倍多的时间（350 课时），相

当于将近八个学期的大学教学（假定四个学

期的大学语言课程等于大约 180 个小时的课

堂教学）。28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八个学期肯

定能保证学生副修一门语言。（见表 1 ：ILR 

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

数。请注意 ：任何 3 级以上能力都需要在该

语言本土环境中经历融入式学习。换言之，

课堂教学只能把学生培养到这一级的水平。）

而且，由于民间大学外语教学的节奏通

常相对轻松，不像在国防语言学院或外事学

院那样紧张和有目标，所以学生可能不得不

花更多的课时数才能达到国防部外语能力测

试的同等成绩。29 根据 2005 年对国防语言

学院代理校长的一次访谈，该院的法语学生

“在大约六周时间内突击学完一本标准大学法

语教材”。30 还要指出的是 ：为达到熟练程度

所投入的小时数通常呈几何级而非线性增长，

这一事实严重影响着那些希望提高外语技能

但学习时间有限的学生。获取基本外语能力

需要相当多时间，获取高级外语能力需要投

入更多时间，这对那些在和外语能力没有直

接关联的任何空军部门中工作并想学外语的

人造成困境。例如，医务人员如参加国际卫

生服务组织的外语学习项目，将不得不从临

床工作（以及作为医务专业人员必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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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LR 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

ILR 外语说 / 听 / 读水平分级 ：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德语、南非荷兰语、丹麦语、

荷兰语、挪威语、瑞典语）

150 学时 400 学时 650 学时 见 (a)

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韩语 350 学时 1100 学时 2200 学时 见 (a)

所有其它语言（例如，东欧、非洲和亚洲语言）( 见 b) 250 学时 600 学时 1100 学时 见 (a)

(a) 通常情况下，仅通过课堂教学达不到 4 级水平，要求在本土语言环境中大量运用所学语言才能达到。
(b) 印尼语与马来语的学时数大致为：说/读-1 级 = 200；说/读-2 级 = 500；说/读-3 级 = 900。

注：
1. 本表改编自国际语言学习中心的《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语言学习中心，http://www.
icls.com/FLD/ILRlevels.htm。 

2. 达到这些目标的假设是，每五个学时需要学生预习至少 2-3 小时。

3. 此表以美国国务院外事学院的计算为基础，对不同课时期望达到的会话能力进行了调整，以满足民间部门学生的需要。

4. 这些公式有细微差别：外事学院估计：学习罗曼语系的学生将需要 575-600 学时，才能达到 3/3 级水平。参看 Mary Ellen O’ 
Connell  and Janet L. Norwood, e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国际教
育和外语：保障美国未来的关键],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45. 对于最难学的语言（汉语、阿拉伯语
等），外事学院规定：凡参加 88 周语言课程的学生必须在第二年安排去目标语言国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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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进修教育）中抽出愈来愈多的时间，才

能在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中取得较高的成

绩。这种时间管理难题使空军战士在做好本

职工作和提升外语技能之间处于两难。

培养精通外语的军官

2006 年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都指出，军队应该强调军官在入伍授衔前尽

量学好外语以满足在军队工作的大部分需求，

而不是依赖入伍后的外语学习。31 军官入伍

后第一年需要完成各种密集训练，如飞行学

员训练、领航学员训练，或一系列其它技术

课程，很少有时间顾及外语学习。

我们还必须重视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

题。美国空军的作战军官一般是通过三种途

径之一进入现役 ：美国空军学院（USAFA）、

军官训练学校（OTS），和空军后备军官训练

团（AFROTC），极少有例外。每种途径都培

养一些有外语能力的学员，但在外语教育上

的短处也显而易见。

空军学院每年毕业的人数有限，主修或

辅修过外语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学院也增加

了外语课程选择，但仍然远远比不上全美各

地民间院校（2006 年约有 219 种外语供选

择）。32

在写此文的时候，军官训练学校只招收

技术背景的学员，如工程学、生物学，等等。

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法经此培养途径入现

役。33 军官训练学校碰巧也会录入几个以非

英语为母语的报考者，但这只是碰巧。总体

而言，经由军官训练学校入伍的军官中有外

语为母语背景的人数很少。

其结果，美国民间高校代表着国家最丰

沛的外语教育“蓄水库”。最近，空军后备军

官训练团为外语专业学生所设的奖学金名额

大幅增加，很多外语专业学生都有资格申请

这些奖学金。34 除此之外，加入后备军官训

练团的高年级学员可得益于《2009 年国防授

权法案》的一项条款，此条款规定修完某外

语课程的学员可获得奖金，即便其外语学习

不拿学位。35 空军预期参加该奖金计划的人

数在 2010-2011 学年将增至近 1000 人。36

然而，如上所述，美国的教育体制因自

身问题而无法满足空军的需求 ：在接纳空军

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那些美国高校中，大

约有一半只开设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即

所谓“三大外语”课程，另有约 15% 的学校

根本就不设语言课程。37 倘若空军真希望新

军官进现役前就完成必要的外语训练，就应

考虑把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设置到那些提供

多语种课程的民间院校，或在容纳后备军官

训练团的民间高校中推动外语课程改革。38 

美国公法 111-288（2010 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即经由该项国会报告成为法律）第 529 

节把这一概念再推进一步，授权国防部长“在

正规大学、高等军事院校或其它类似高等教

育机构建立语言培训中心”，以加速培养“关

键与战略性语种的基础性专业人才”。它批准

了军队利用国家各院校全面开展外语教育、

并且对国防部所有军职和文职人员开放。这

条法律也特别重视这些计划与后备军官训练

团的整合。39 虽然该法律何时得到实施目前

尚难预料，但是它的确突出了高等院校将在

军队外语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努力有助于全面推动民间院校

设置小语种课程，以让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

获得这类外语学习机会，但学术界与军界的

语言目标还是有着显著不同。学术界秉承纯

知识学习的理念，有别于国防语言学院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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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学院的培养目的。比如，民间学院不必

匆忙在六个月内培养出 24 名达里语毕业生，

只需把达里语作为一门语言来探索。又比如，

民间院校没有责任必须培养出达 3/3 级水平

的乌尔都语语言专家，开设乌尔都语课程几

乎都只是偶然，对它们而言，有胜于无，但

绝非必须。

即便民间院校设置小语种课程，始终需

要面对经费难题。按照杜克大学国际事务副

教务长吉尔伯特·默科斯（Gilbert Merkx）博

士的说法，美国院校的语言大厦“宏伟但脆

弱”。他认为许多小语种课程可能会“销声匿

迹”，除非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来维持。40

还有，军队现在强调外语能力不仅是读

和听，而且要能会话。41 但这种高级会话能

力要求不符合学术界传统的语言学习法，后

者强调的是语法和文学，尤其是在基础外语

课期间。诚然，学校也开设口语课，但是这

些课大多安排在学习过程的后期，是建立在

掌握语法和词汇技能的基础之上。整个学术

界都采用相同的外语教学方法，都以文学为

主，而不是针对学生的工作需要灵活设置课

程。42 有人将这种形态视为“工具”派和“正

规”派之间的冲突，前者由“独立外语学校”

采用，学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后者由高校

外语系采用，主要学习内容是文化与文学传

统之间的关系、认知结构和文化知识。43 现

代语言学会在 2009 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进

一步强调了这种正规教学法 ：“语言文学需始

终作为英语系和其他语言学系教学的中心内

容……文学的作用需加以重视……语言学习

应该是文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4 尽管

这种传统方法始终是人文学科的最佳教学方

式，现代语言学会属下一个专题委员会的确

讨论了设置笔译和口译课程的必要性，理由

是有一个巨大的“未满足需求”。45

国会已经建议把后备军官训练团外语和

文化培养补助经费拨给最大的“输送学校，

尤其是那五所老牌军事学院”，用于开设关键

外语课程。46 这五所院校 — 南卡罗来纳州

军事学院、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北佐治亚学

院及州立大学、诺维奇大学、德州农工大学 

— 除开设“三大外语”课外，还有各类小语

种课程，其中阿拉伯语和汉语最为普遍。弗

吉尼亚军事学院与德州农工大学开设最高级

课程，但这五所院校都遵行大专院校普遍采

用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教学法。47 

在学院式教育和定向性教育之间，形成

差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前者节奏相对轻

松而后者强度大。国防语言学院用一年左右

时间培养出阿拉伯语语言专家，其程度相当

于普通大学四年课程，此四年中暑假不上课，

或者有一个暑期到国外融入环境学习。许多

语言专家认为 ：如果不主修外语，很难成为

合格的外语人才。48

最后一点，外语专业学生普遍没有动力

加入空军。空军在专业军官代码中没有为外

语、翻译等人员设置专业岗位，也没有提供

他们真正的用武之地。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

目前在军官授衔时没有外语能力要求，新军

官入伍后也少有机会马上运用外语技能。49

外语课注册人数

两年制和四年制院校的外语课程注册人

数都持续增加，在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间增

长了近 13%（见表 2）。2006 年有约 158 万

学生注册外语课，比 1960 年选修外语的学

生（608,749 人）增长了 260%。然而从比例

上看，2006 年的这个数据相当于高等院校 

1,765 万学生总数的 8.9%，只及 1960 年 

16.1% 这个比率的一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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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是 1970 年以来高校最普遍开

设的外语，2006 年选修此课程的学生高达 

822,985 人，盖过了选修所有其他外语课程

人数的总和（约 755,000 人），这一趋势从 

1995 年保持至今。法语遥居第二（206,426

人），德语第三（94,264 人）。令人吃惊的是，

美国高校中名列第四的热门语言是美国手语，

其选修人数为 78,829。这四门语言占 2006 

年所有院校语言课注册人数的 76% 以上。然

而，空军部队里会说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

的已大有人在，我们或许有理由说非洲司令

部责任区需要法语，不过，美国手语根本就

没有实际军事用途。51

对这个表里的总数，需要做些说明与提

示。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粗略数字，并不表明

学生是否在同一时段兼修了一门以上的外语，

若是如此将会使累计总数降低。如果从数据

中除去两年制大专学校，初级外语课占注册

人数的 78% 以上（约 915,000 人），那么修

高级课程的就是其余的 22%（约 255,000人），

其比率为 7:2。52 

况且，这些数据没有明确指出口语课的

数目，想必属于高级班。由于高级班中选修

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的有 198,598 人（这

个数字占到高级班 255,105 总人数的将近

78%），这意味着高校中教授小语种高级课程

的学校寥寥无几。53

无论如何，小语种毕业生数量在总体上

还是呈增长趋势。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

毕业生数据，美国高校在 2007—2008 年颁

发了 17,866 个外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其

中近 72% 是西班牙语（9,278 名）、法语（2,432

名）和德语（1,085 名）。54 剩下的部分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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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02 年和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外语课注册人数（语种按 2006 年各语言总数递降排列）

2002 2006 变化率 (%)

西班牙语 746,267 822,985 10.3

法语 201,979 206,426 2.2

德语 91,100 94,264 3.5

美国手语 60,781 78,829 29.7

意大利语 63,899 78,368 22.6

日语 52,238 66,605 27.5

汉语 34,153 51,582 51.0

拉丁语 29,841 32,191 7.9

俄语 23,921 24,845 3.9

阿拉伯语 10,584 23,974 126.5

古希腊语 20,376 22,849 12.1

圣经希伯来语 14,183 14,140 –0.3

葡萄牙语 8,385 10,267 22.4

现代希伯来语 8,619 9,612 11.5

朝鲜语 5,211 7,145 37.1

其他语言 25,716 33,728 31.2

总计 1,397,253 1,577,810 12.9

摘自 Nelly Furman, David Goldberg and Natalia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06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的注册人数],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3 November 
2007), 13, table 1a, http://www.mla.org/pdf/06enrollmentsurvey_final.pdf.



语种学位，仍然可观，共为 5,071 名（其中

汉语 289 名，阿拉伯语 57 名），这批人很可

能成为新军官的丰富来源。55

小语种的崛起

除圣经希伯来语之外，其它前 15 种语

言的选修人数都在持续增长，可喜的是，这

大部分语种都是空军需要的。其中阿拉伯语

（现代标准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学生人数

自 2002 年起增长最快（分别为 126% 和 

51%），而且，开设这些课程的院校数量也大

幅度增多。56

这两种语言都属于我们通常所指的小语

种语言类。尽管“小语种”的说法不解自明，

但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做些说明。事实上，小

语种包括“三大外语”之外的所有其它语言。

有些，比如伊博语，其使用人群很小。小语

种中的大部分语言在整个学术界都不易找到

选修的地方，像豪萨语和约鲁巴语这些非洲

语言，以及马来语和印尼语这些环太平洋地

区的语言，就是如此。57

全国各地都有教授这些小语种的地方，

但通常只由规模较大的院校提供，其中有些

大学为这些语言设有正规的教育中心。班级

通常很小，有时没有固定的教师，而借助拿

福布赖特奖学金来美国进修的讲母语的访问

学者授课。典型的情况是，今年开设一门小

语种课，明年就可能停下来 ；课本可能要临

时编 ；而且教学质量可能参差不齐。58 虽然

通常认为小语种难学，其实这些语言的难易

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并不比法语或西班牙语

难学（比如葡萄牙语和斯瓦西里语），而有些

则相当难（如汉语、日语、朝鲜语和阿拉伯

语）。59 毫不奇怪，空军和其它军种都非常愿

意从学术界这个蓄水库吸取许多小语种人才。

外语教育的“社会需求论”

也许在美国，人们确实没有感到缺少讲

外语的人，缺少的是对外语人才的正式需求 

— 这种观点被描述为“社会需求模式”。该

模式揭示需求（在此指各类小语种人才）与

实际产品（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专业的学生，

而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空军中这类语言人才

已经很多）之间的缺口。60 该理论的支持者

指出，为了精确地描述这个社会需求模式，

就需要给出需求的详细信息。也就是说，如

果你不确切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就无法提出

需求。所以，既然提不出具体的需求，你就

只好有什么接受什么了。

虽然国防部对外语人才需求做了全面评

估，但还不足以明确促动学术界开设具体的

外语课程。前面谈到，高校学生选修阿拉伯

语和汉语非常踊跃，这个趋势令人鼓舞，不

过对阿拉伯语的兴趣很可能源于 2001 年

9/11 事件以及在伊拉克的军事活动 ；学习汉

语人数的增多也许是由于意识到中国在未来

几十年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另

一个原因可能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想更好地

了解和欣赏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些原因似乎

更合乎情理，而不是因为国防部发出了明确

的号召。另一方面，学习美国手语的学生人

数在同时期显著增多且呈现几乎同样强劲的

增势，又无法用以上任一种原因来解释。除

非国防部的具体外语需求与外语人才蓄水库

即美国高等院校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在

此之前，双方将在不同的轨道上行驶，相遇

纯属偶然。

从两年制大专找人才

在美国，最渴求人才原坯的用户当数大

学美式足球教练，他们提前几年就做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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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 这儿要个外线卫，那儿需要个弃踢

员 — 并从高中球队寻找最佳人选，然后百

般游说，甚至不择手段，不惜违反常理和全

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规定。毫不奇怪，这些

招募高手更常常能在大专学校中发现货真价

实的人才。这些队员虽然缺少四年球场资历，

但比高三或高四学生已多踢了两年球。教练

能认真挑选，并放在最合适的位置磨练。如

果大学足球教练能从大专学校中招到最好的

球员，那么空军和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外语负

责人也能招到优秀的外语学生。

美国的两年制大专和职专在过去十年中

大力发展外语教育，尤其是汉语、阿拉伯语

和日语。61 两年的外语学习当然达不到精通

程度，特别是像阿拉伯语和汉语这些较难学

的语言，但这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是，外

语学习注册人数显示了学生的兴趣和意愿。

从网上简单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哪些院校在

开设国防部感兴趣的外语课程，许多这样的

社区学院就开设在族裔群居社区的附近。例

如，很多开设汉语普通话课程的两年制大专

都在美国西海岸，这当然不是巧合。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两年制大专开设某

些外语课程时，需要考虑学生报名人数多寡

和有无师资，故而不稳定。尽管如此，军方

应可充分利用这些大专学校现有的外语课程，

从其学生中发现有基本语言功底和天赋的潜

在外语人才，这是一种节时省钱的可取途径。

比如，空军可以从这些已完成两年外语学习

的大专毕业生中选择所需语种的人才，招入

后备军官训练团，直接送入四年制大学的最

后两年继续深造，完成外语学位。显然，空

军征兵人员和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教练

们”应当注重这条途径。

观察和疑问

国防语言学院的外语中心定期培养出难

学语种的合格外语人才，但是我们不能指望

它有求必应，随时为所有军种提供所有语种

的人才。我们应把美国民间院校外语教育作

为另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为美国空军及

姊妹军种培养合格的外语人才。

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已注重外语人才培

养，开始招收特定外语专业学生并通过执行

外语人才补贴政策作为鼓励。然而，这种做

法不是受需求驱动，也没有前瞻性，后备军

官训练团与大学外语系之间缺乏沟通，所以

大学管理层不注重军队的需要。

国防部在确定外语人才需求方面的程序

并不完善，现有程序中缺少对各军种的具体

外语要求。这种缺失导致空军认为本军种内

并不需要多少语言人才，但这种看法很可能

并不正确，并因此造成整个军种不重视外语

人才培养。这种态度还忽视了现代军事行动

的联合性质，忽视了每年有一万多名空军官

兵部署到联合远征训练基地的事实，他们基

本上就是和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一道，共同执

行“陆军靴子”的地面任务。既然我们是在

和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并肩作战，既然他们重

视外语训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 ? 既然

现实情况要求我们对外语不仅要会读会理解，

还要会说，我们又如何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

需要 ? 还有，我们应如何训练和测试这些外

语技能 ?

最后，既然我们目前开始重视军官入伍

前的外语培训，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新

军官刚学到的但很不扎实的外语技能 ? 我们

是否应该认可他们的努力并发放外语技能奖

金作为鼓励 ? 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分配到能

发挥外语特长的岗位上 ? 更实际地讲，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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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认可他们的外语能力，做到人尽其才，

使他们愿意留在军队中 ?

对今后的建议 

以下的建议涉及到如何利用美国高校资

源来提高空军部队的外语人才培养，这些建

议不仅适用于空军，也可供姊妹军种和国防

部借鉴。

首先，空军应该解除对非技术专业的限

制，从而允许外语专业毕业生申报军官训练

学校。许多大学生和毕业生是在民间就业市

场求职无果才选择军人职业。根据现代语言

学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对主修外语的大学

毕业生进行的全国调查中，政府公务员没有

被看成是一种“职业类型”，而可能被湮没在

比例为 6.3% 的“其它职业”类中。对大多

数外语毕业生来说，任何类型的政府公务员

工作 — 包括从军 — 都不是他们优先的职业

选择。62 如果招收非技术性专业可能违反军

官训练学校的政策，那么空军应该将外语定

为“技术性”专业。

顺着相同思路，必须将征募关键外语人

才列为一项征兵优先。不仅军官层面缺乏外

语人才而形成“新发现”的渴求，士兵和士

官层面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有增无减。63 这

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只是后者不在本

文讨论范围，但士官队伍也应将招募外语人

才列为优先。

借鉴陆军在该领域的成功经验，空军征

兵局应探索如何从美国许多外语族裔群居社

区挖掘外语人才。64 现代语言学会绘制的语

言地图就是一个简便精确的好工具，可帮助

我们找到这些社区并发现人才。65 但是招兵

人员应该知道，这些“天生的外语人才”大

多需要进一步的训练，才能有效执行军事任

务。

空军应该带头执行新的国会立法，在大

专院校建立外语研究中心。选择合适地点时，

应首先考虑那些接纳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分

队的院校和靠近空军基地的院校。另外，空

军可以在许多院校现有关键外语中心的课程

基础上增设小语种，以满足军队的外语需要。

例如，德州农工大学作为一项国会研究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列举的五大

“军事学院”之一，不仅拥有一支优秀的军校

学员队伍，而且还有一支庞大而多元的师生

队伍，它具备发展能力，也具备多元化环境，

是这项努力的理想选择。

我们也应该运用社会需求理论，和高校

外语系共同讨论课程设置，强调初级口语课

程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的重要性，让他们

有机会读这些课程，并作为鼓励训练团学员

学习外语的一种措施。作为进一步推动，空

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各分队应和在大学里的其

他训练团培养计划保持协同，形成统一口径，

明确提出军队需要学校开设哪些语种课程。

在美国的高中，我们应鼓励空军青少年

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选读学校的外语课程，

这一举措不费空军分文，但帮助把外语教育

链延伸到高中层次，提高中学对外语课程的

“需求”意识（一举两得），这样做还有助于

向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灌输空军

“全球”观。在高中设置这些课程，也能鼓励

更多高中学生竞争后备军官训练团高年级外

语奖学金。训练团中也可开展一些奖励措施，

例如举办校际外语竞赛（类似于军事操练比

赛），为外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授勋带，等

等。66 鉴于美国大多数高中所能提供的外语

课程语种有限，学生选修任何一门外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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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拉丁语 — 都会成为进入后备军官训练

团的优势。

要完善这条教育链，空军应当鼓励愿意

做教师的语言专业人士担任空军青少年后备

军官训练团教员，或者更理想的是，依据国

防部“军人当教师”计划返回校园担任外语

老师。为了展现外语的军事用途，我们应鼓

励那些“有亲身经历”的军人现身说法，做

学生的导师和楷模。最后，也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让目前国防部和空军对外语教育的

重视逐渐淡出视野，再一次重复过去多次发

生的“一阵热”现象。

精通一门语言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最

好的做法是及早开始并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保

持连贯，这对国防部需要的那些高难度外语

（对西方学生而言）尤其如此。我们必须保持

这个外语蓄水库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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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外语注册人数 ],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rant no. 
PO17A000017-01]，May 2002, [5], table 1, http://www.actfl.org/files/public/Enroll2000.pdf. 在 1915 年，有 73% 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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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外语知识根本不值钱。如果政府把外语专业毕业生仅定为行政 9 级（GS-9），你如何说服那些……可能去
国际银行系统工作的人到政府来工作 ?”参看注释 48。 

63．“新发现”是个相对的词。我们可以把要求军官掌握外语能力的号召追溯到几乎 50 年前。USAF/AFPDP 总部 1962 
年 11 月的一份报告“军官学外语”引述了 1961 年 8 月 24 日关于军官外语训练的一封信，其中宣布了这一目标：

“所有空军军官应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见此报告第 21 页。

64．从 2003 年起，陆军就通过自己的 09L 口译 / 笔译人员计划积极招聘讲母语（主要是阿拉伯语）的人。根据国防
部的资深外语权威人士 Gail McGinn 所言，这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计划。”House, Statement of Mrs. Gail H. McGinn,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lans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nior Language Authorit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110th Cong., 2d sess., 10 September 2008, 
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testMcGinn080910.pdf.， 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testMcGinn080910.pdf. 根
据这份文件的最新态势报告，陆军计划把这个项目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扩大到太平洋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ACFLS)” [ 陆军的文化和外语战略 ], 2010 Army Posture Statement [2010 陆军态
势报告 ], https://secureweb2.hqda.pentagon.mil/vdas_armyposturestatement/2010/information_papers/Army_Culture_and_
Foreign_Language_Strategy_(ACFLS).asp.

65．“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Language Map: A Map of Langu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现代语言学会语言地图 ：
美国的语言地图 ],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ttp://www.mla.org/map_main.

66. 空军 ISR 局的年度“传感奥林匹克”外语竞赛对建立一个这样的项目将是极好的借鉴。若想了解其创新者最初的
项目“轻松奥运会”，可参阅美国空军退役少将 Doyle E. Larson 的文章 “ESC Commander Starts Comfy Olympics” [ 电
子系统中心指挥官创办轻松奥运会 ], Spokesman Magazine, December 2004,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QUY/
is_2004_Dec/ai_n15622859/?tag=content;col1. 欲知较近期的有关传感奥运会信息的介绍，参看 1st Lt Karoline Scott, 

“Sensor Olympics XXIX Honors AF ISR Agency's Enlisted Airmen” [ 第 29 届传感奥运会表彰空军 ISR 局的空军战士 ], 
Air Force ISR Agency Public Affairs, 10 November 2008, http://www.afisr.af.mil/news/story.asp?id=123123472.

约翰·康威，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John Conway, USAF, Retired），阿拉巴马大学文学士、文科硕士，现在阿拉
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研究所担任军事防务研究员。他曾作为情报官服务于总部空军情报局、北美
空防司令部，以及国家安全局等部门。他曾任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的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总部的资深情报官，
并担任多个联队与中队级情报职务，包括在越南共和国嘉莱省波来古市第二直接空中支援中心执行野战任务。
他的最后一个现役职务是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总部缉毒支援处处长。退役之后，康威上校担任罗宾斯空军基地的
U2 部系统工程与技术援助合同顾问。2001 年 9/11 事件后他在乔治亚州戈登堡基地担任戈登地区安全行动中心
文职顾问。他经常为《空天力量杂志》及空军大学网络版新闻 The Wright Stuff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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